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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大，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抑郁症状在人群

中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人际情绪调节作为个体应对社交情境中情绪波动的重要策略，其

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对人际情绪调节以及抑郁的概念、理论基础、

以及如何测量进行了梳理，并且探讨了人际情绪调节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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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life and the increase in competitive 
pressures, mental health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articularly as the preva-
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within populations has shown an upward trend. Against this back-
drop,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an essential strategy for individuals to cope with emo-
tional fluctuations in social contexts—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research topic in psychological stud-
ies regard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depress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 of both interpersonal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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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and depression, while exploring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emo-
tion regula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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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 2030 年，抑郁症将居世界疾病负担首位[1]。青少年抑郁越来越普遍，根据

2023 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报告，我国 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 40%
左右。与成年期抑郁相比，青少年期抑郁病程更长，自残率更高，严重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功能在当代社

会。患有抑郁的青少年通常表现出精力不足、失眠、食欲不振和体重失调等躯体症状，严重影响青少年

的人际关系、学习成绩、兴趣爱好以及身心健康，甚至出现自杀、犯罪等危险行为[2]-[4]。因此，研究影

响青少年抑郁的危险因素以及保护因素至关重要。 
人际情绪调节(IER,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是一种普遍且重要的情绪调节形式，人们通过参

与人际情绪调节的社会过程追求情绪目标[5]。作为情绪管理的一个关键维度，其在抑郁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日益受到关注。从传统的心理动力学视角到现代的认知行为理论，学者们不断探索着人际关系与情绪

调节之间的复杂联系。早期研究多聚焦于个体内部的情绪处理机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心理学和情感

科学的交叉融合，人际互动在情绪调节中的角色逐渐凸显，标志着从个体中心向关系网络的认知跃迁。

在这一背景下，Gross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强调了情绪产生过程中的选择性

行为及其对后续情感体验的影响。特别是，该模型指出，在情绪反应的早期阶段进行有效调节，能够显

著减少负面情绪的累积，这一观点为理解人际情绪调节如何预防或缓解抑郁提供了理论基础。 

2. 人际情绪调节的定义、理论与测量方式 

2.1. 人际情绪调节的定义 

人际情绪调节(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IER)是指个体通过社会互动来影响自身或他人情绪

状态的过程[6] [7]。这一概念强调情绪调节的动态性和社会性，与传统的个体内情绪调节(如认知重评、

表达抑制)形成对比。IER 包含两个核心方向：内部人际情绪调节(通过他人调节自身情绪)和外部人际情

绪调节(主动调节他人情绪)，其目标可能包括增强积极情绪或缓解消极情绪[8]。IER 的本质在于其社会互

动属性。例如，个体可能通过倾诉寻求安慰(舒缓策略)，或通过幽默转移他人注意力(分散策略)。刘成伟

进一步指出，IER 不仅涉及情绪状态的改变，还反映了个体对社会关系的维护与适应需求[9]。 

2.2. 人际情绪调节的理论模型 

2.2.1. 沟通理论模型 
Dixon-Gordon 等提出的人际情绪调节沟通模型(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将 IER 视为信息传递过程，包含“调节寻求行为”与“调节传递行为”两个核心环节。情绪体验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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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或非语言信号表达调节需求(如皱眉表示焦虑)，调节者则需解码信号并选择适应性策略(如提供认知

支持) [5]。 

2.2.2. 社会调节环状模型 
社会调节环状模型(Social Regulation Cycle)是基于 Gross (1998)的情绪调节过程理论提出的，是二元

互动模型。Reeck 等人(2016)认为人际情绪调节有一个人际社会调节周期，它涉及调节者和目标者动态、

相互作用的加工阶段序列过程。他是基于情绪体验者和情绪调节者各自视角的视角动态性构建的。将 IER
分解为四个阶段：情绪识别(identify target’s emotions)：调节者感知体验者的情绪状态；调节评估(evaluate 
need for regulation)：判断是否需要干预；策略选择(select strategy)：从情境调整、认知重构等策略中选择；

策略执行(implement strategy)：实施策略并评估效果。例如，教师发现学生考试焦虑(识别)，决定采用鼓

励策略(评估与选择)，并通过观察学生反应调整后续干预(监测) [7]。 

2.2.3. 人际情绪调节模型  
Zaki 等人于 2013 年提出的人际情绪调节模型(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Model)从两个核心维

度对调节过程进行分类，系统揭示了社会互动中情绪调节的动态机制。即调节目标和加工过程，调节目

标分为内部与外部。内部调节目标是自我，外部调节目标是他人；加工类型分为反应依赖与反应独立的。

反应依赖过度依赖他人调节情绪，而反应独立则相反[8]。  

2.2.4. 人际情绪调节的四阶段过程模型   
中国学者熊紫珂[10]在前人的理论经验基础上，结合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11]，整合已有的神经生理

证据[12]，提出新的社会性综合视角提出了四阶段模型，将人际情绪调节分为情绪识别、社会认知、目标

意图和策略施行。 

2.3. 人际情绪调节的测量方式 

2.3.1. 问卷法   
人际情绪调节量表(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IERQ)，由 Hofmann 等人于 2016 年

编制，测量了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利用他人的情绪或行为来调节自我情绪，共计 20 道题目，包

含 4 项分量表(增强积极情绪、观点采择、安慰和社会模型)，各分量表分别含有 5 道题目，5 点计分，要

求被试在 1 (完全不符合)到 5 (非常符合)之间选择，得分越高表明人际情绪调节能力越高[13]。在中国学

生群体中验证了良好的信效度[14] [15]。 
人际调节问卷(Interpersonal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IRQ)，由 Williams 等人 2018 年在北美文化背景

中编制而成，考察了个体寻求人际情绪调节的倾向性和人际情绪调节对积极或消极情绪的感知效能，共

有 16 个条目，包括四个维度，即增强积极情绪的倾向、降低消极情绪的倾向、感知人际情绪调节增加积

极情绪的效能、感知人际情绪调节降低消极情绪的效能。采用 Likert7 级评定，从“非常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依次计 1~7 分，得分越高，说明其倾向或者效能越高[16]。 
人际情绪调节困难问卷(Difficulties in Interpersonal Emotion Regulation, DIER)。Dixon-Gordon 等人编

制了人际情绪调节困难量表，为了探究内在人际情绪调节的临床相关模式。问卷分为两个亚量表：内在

人际情绪调节量表(接受，回避)和外在人际情绪调节量表(发泄，安慰寻求)，能较好地应用于临床样本的

人际情绪调节障碍的测量[17]。 

2.3.2. 动态评估法  
包括生态瞬时评估(EMA)、视频谈话评估(video-recall conservation assessment)、日记法(daily-diary 

method)和观察法(observational method)等。Silk 等(2011)发现青少年通过手机 APP 记录情绪求助行为，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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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亲子 IER 的即时效应[18]。视频谈话分析可以通过录制并编码互动过程，让夫妻讨论冲突时采用的策

略及导致的情绪特点[19]。有研究者采用观察法探讨亲子、青少年好朋友之间互动时情绪调节的过程[20]。
高生态效度，捕捉时间动态性是动态评估的优势，同时他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数据处理复杂，编码主

观性高等。 

2.3.3. 经验取样法 
Liu 等人采用经验取样法对 87 名 18~77 岁群体日常遇到的负性情绪时，进行人际情绪调节分享的频

次、分享方式、分享对象和分享的原因等进行报告，共计报告 2 周，每天汇报 5 次[21]。Tran 等人于 2022
年采用经验取样法和日记法回答了日常生活中采用人际情绪调节策略的频次到底有多少的问题。但这类

方法通常需要持续 2 周的数据采集时间，因此时长较长，数据收集易中断且易丢失[22]。 

3. 抑郁的定义、理论与测量方式 

3.1. 抑郁的概念界定 

抑郁(Depression)是一种持续低落和厌恶活动的消极心理状态(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2021)，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消极情绪问题之一，也是导致疾病发生的三大原因之一。一般表现为悲伤、

对事物丧失兴趣，内疚感或自信心不足，并常伴有失眠、食欲紊乱、注意力难以集中和人际交流障碍等

躯体和心理问题(WHO, 2012)。学者们根据抑郁的起因和特性，将其划分为三个类别：抑郁情绪、抑郁行

为症状和抑郁性神经症[23]-[25]。 

3.2. 抑郁的理论解释 

3.2.1. 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 
素质–压力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会产生抑郁是因为在和环境交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自身

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素质与社会刺激产生了碰撞，不同的个体对环境的反应不仅相同[26]。 

3.2.2. 抑郁的人际关系模式 
抑郁的发生与个体的社交行为模式密切相关，这一关联不容忽视。Coyne 和 Whiffen (1995)指出，抑

郁症患者内心深处缺乏安全感，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支持，但当他们成功获得关注时，却难以从容应

对，反而更加频繁地向他人索取赞同、爱和同情；同时抑郁者也会表现出更多的社交焦虑。当他人拒绝

满足抑郁者的请求时，其症状可能会进一步恶化[27]。这一学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以解释抑

郁发生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抑郁由人际问题(拒绝、冲突)引发并维持，而形成恶性循环。抑郁个体可能

过度寻求安慰，导致他人退缩，加剧孤独感；消极人际互动(如批评)削弱情绪调节能力，强化抑郁症状。 

3.2.3. 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主张，个体在经历情感失落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消极情绪，是导致抑郁情绪产生的根源。当

这种消极情绪出现时，个体会对自身进行无理由的批判和惩罚，从而引发自我攻击和抑郁情绪。 

3.2.4. 认知理论 
该理论认为，个体在以往的生活经验中形成了不良的认知信念，一旦个体遇到和以前受挫的相似环

境时，就会激起身体的记忆，脑海中会下意识地弹出一些不合理的信念，并且个体会使用消极的行为方

式应对时间，如此循环往复之后，个体形成了某些惯性自动化的消极思维方式[28]。Beck 所指出的是，

个体的情感状态不仅受到自身内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周遭环境的综合作用。个体的生活经历、家

庭背景、社会支持、文化传统以及价值观都会对其产生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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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抑郁的测量工具 

3.3.1. 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 
Beck 等人于 1961 年编制的 BDI，主要用于评定个体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28]。该问卷包含 21 个条

目，每个条目采用 0~3 分的 4 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的抑郁程度越严重。 

3.3.2.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Radloff (1977)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该量表由 20 道题构成，包含四个维度，分别是消极情绪(Depressed affect)、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躯

体症状与活动迟滞(Somatic and retarded activity)、人际关系困难(Interpersonal difficulties)。采用 4 级计分，

其中积极情绪中的 4 个条目采用反向计分法，得分越高代表个体抑郁情绪越严重[29]。  

3.3.3. 儿童抑郁量表(CDI)  
Kovacs 于 1977 年编制了 CDI，用于测量 7 至 17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症状[30]。包含 27 个项

目，分为 5 个分量表：快感缺乏、负性情绪、低自尊、低效感和人际问题。采用 Likert3 点计分法，总分

越高则代表越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4. 人际情绪调节与抑郁的关系研究综述 

抑郁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反应，人们在面对这种情绪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人际互动寻求他人

的帮助从而减少消极感受或者提高积极感受[31]。在压力环境中，人们也通常会寻求他人的陪伴或者向他

人倾诉自己的情绪经历，这有利于个体调节他们的情绪。人际情绪调节对于维持心理良好状态和促进和

谐的人际互动有关键影响。在人际交往中情绪调节能力强的个体通常表现出更强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有效

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反之，会形成糟糕的人际关系及情绪状态。大量研究表明，抑郁和人际情绪调节

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9] [32] [33]。 
人际情绪调节社会模型[7]指出，情绪产生过程是发生在社会环境中的，其中通过他人调节情绪占非

常重要的一部分。应用人际调节策略不仅能够揭示情绪调节的动态运作机制，更能通过二元互动中的情

绪管理行为，对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等远端调节结果产生积极影响[34]。这是因为在亲密关系场域中，情

绪调节的有效性同时依赖于个体内部认知加工与外源性人际互动的双向作用[35]。在人际交往中不断地

对他人安慰也可能在维持他人精神疾病中的负面情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36]，特别是抑郁。同时对他人进

行情绪调节时，调节者本身也会受到影响，如抑郁人员对他人进行情绪调节帮助时，自身抑郁症状减少

[37] [38]。这可能是原因是在调节他人情绪的过程，抑郁个体自身情绪调节能力与技能得到锻炼。人际情

绪调节倾向高的儿童，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通过寻求他人的陪伴，并积极地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情绪体验，

通过他人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改善情绪，可以有效地降低抑郁情绪产生的可能[33]。青少年早期，来源于家

庭和同伴之间的互动等被认为是能够减轻危险的保护性因素[39]，良好的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都能显著

缓解儿童抑郁的发生，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等[40]。有研究者采用每每日记调查研究表明，

父母使用消极的人际情绪调节策略青少年较高的抑郁水平有关，青少年使用积极的 IER 能够减少他们自

身的抑郁水平[41]。也有研究表明，对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较多的母亲，其子女对表达抑制的使用频率与

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较高[42]。胡会玲(2021)基于对农村地区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三年级 1400 名在校学生的

实证研究指出，当个体遭遇抑郁情绪困扰时，那些能够主动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并采取有效情绪调节策略

的青少年，其抑郁症状呈现显著缓解趋势[32]。而缺乏适当的交往则会导致抑郁或适应不良等问题。 
同时不同人际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会对抑郁产生不同的影响。Hofmann 等人(2016)研究表明增强积

极情绪(如分享成功体验)和社会参照(模仿他人应对方式)可显著降低抑郁水平[13]。胡会玲(2021)发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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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学生使用“观点采择”策略(比较他人困境)能减少自我贬低从而减少抑郁情绪[32]。熊明慧等(2023)指
出，独处偏好儿童通过同伴反馈重构认知，缓解学业压力引发的抑郁[33]。也有研究表明过度寻求安慰可

能加剧反刍思维，导致抑郁恶化[17] [36]。如果一个人在面对抑郁时寻求安抚，这种安抚可能会减轻这种

痛苦，从而消极地强化寻求安抚的行为以及潜在的痛苦。最终，这种行为可能会持续下去并导致巨大的

社会成本，因为个人的社交网络会不断地帮助调节痛苦的情绪。 
人际情绪调节倾向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常常选择寻求他人的帮助与陪伴，并乐于向他人

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情绪体验，这种通过他人来改善自我情绪的调节方式可以有效地降低抑郁情绪产生的

可能。然而，人际交往行为对社交结果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使用人际调节量表进行安慰和社会榜样

可能会增加人际关系问题和社交焦虑[43] [44]。 

5. 干预与应用 

团体治疗：学校教育中，学校定期开展情绪与人际教育团体辅导类活动等。帮助学生采用良好的人

际情绪调节策略，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角色扮演训练人际情绪调节技能，如识别他人情绪线

索和适应性回应[45]。 
家庭干预：改善亲子互动模式，家庭教育中，家长们让孩子掌握一些人际情绪调节策略(例如，共情)

帮助提升他们的情绪管理能力，以身作则[46]。 
技术辅助：研究者利用深度学习和循环神经网络，让人工智能客服识别、分类和应对人类的情绪表

达，研究发现线上情绪支持工具能缓解社交隔离导致的抑郁[47]。 

6. 总结 

相对于情绪调节及其他与自我调节相关的领域，IER 是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当前研究证实，人际

情绪调节通过社会支持、策略适应性和文化互动等多路径影响抑郁。人际情绪调节既是抑郁的保护因素

(如通过社会支持增强心理弹性)，也可能是风险因素(如策略不当引发人际冲突)。经过综述前人硕果，我

们对于 IER 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未来需进一步探索： 
① 跨文化机制：开发本土化测量工具，比较不同文化中 IER 策略的有效性。 
② 动态过程：结合虚拟现实(VR)和双人脑同步技术，揭示互动中的神经耦合机制。 
③ 精准干预：基于个体差异(如人格特质、发展阶段)设计个性化 IER 方案。 
④ 政策推动：将 IER 训练纳入公共卫生体系，降低抑郁的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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